
据滇南彝族传统经籍《谱牒志》记载和有关学

者田野考察及考古资料表明，早在秦汉时期，就有

彝族先民在这里生息繁衍，对开拓边疆，建设边疆，

巩固国防，维护各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

滇南彝族同其他地区彝族一样，有本民族古老

的传统文字——彝文，明清以来的汉文史志称之为

“爨文”或“爨字”。清雍正《临安府志》卷七《附夷

俗》记载：

木刻……有所贸易，亦用木刻书爨字于上，要

誓于神，故不判。韪书。按：爨字为纳垢阿丁所撰，

字如蝌蚪，凡一千八百四十有奇，名之曰韪书。又

按：唐徐虔使南诏，以不夹遣还，上有夷（彝）字，其

遗制也。

又清宣统《续修蒙自县志》卷十三记载：

爨有字，……又有倮夷字，大约袭爨字而为之，

汉时有纳垢酋之后阿町者，为马龙州人，弃职隐山

谷，撰爨字如蝌蚪，二年使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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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奇，谓之曰韪书，夷人号为书祖。

这是迄今所能看到汉文地方史志中涉及今滇

南地区彝族传统经籍的最早记载。

滇南彝族先民用彝文谱写本民族悠久的历史

和灿烂的文化，使彝族成为滇南地区唯一有“文字

记载的历史”的少数民族，撰写了卷帙浩繁的彝族

传统经籍，种类颇多，学科齐全，其内容涉及彝族社

会历史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滇南彝族传统文化

得以保护传承和繁荣弘扬。

滇南彝族传统经籍同其他地区彝族历史文献

一样，分原始宗教经籍（毕摩经籍）和民众文献（民

众经籍）。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滇南彝文传统

经籍的一部分，是彝族毕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彝族传统文化乃至彝族毕摩文化不可多得和不

可再生的一部分。如果离开了彝族传统经籍文学

谈彝族历史文献，是不全面、不完整、不系统的。滇

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滇南历代彝族毕摩用古彝

文书写、创作、传承以及翻译改写其他民族民间文

学，并由滇南彝族毕摩一代又一代不断加工、修改、

补充、完善，且流传于至今滇南彝族民间文学。

笔者从事彝族毕摩文化及彝族传统经籍调查

研究，认为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广义的是指当地历代彝族毕摩在民间口传文

学的基础上，用古彝文如实记录、第二次创作以及

翻译改写其他民族民间文学的全部，如史诗、神话

传说、民间故事、人物轶事、风物掌故、谚语、格言以

及原始宗教文学和传统民俗文学等。狭义的是指

当地历代彝族毕摩在民间口传文学的基础上，用古

彝文如实记录、第二次创作且文学性强的本民族民

间流传的传统文学，但不包括翻译改写其他民族民

间文学，也不包括原始宗教文学和传统民俗文学及

当地彝族民间流传的谚语、格言等。

一、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主要类型

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当地彝族历代毕摩

借助自身掌握古彝文的优势，用古彝文如实记录、

第二次创作及其翻译改写其他民族民间文学，且利

用一定的原始宗教和传统民俗活动场域，讲唱、讲

授、传播的本民族传统文学的总称。如前所述，滇

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滇南彝族历代毕摩从事职

能活动中，不断创作、修改、加工、完善的彝族历史

文献的一部分，是滇南彝族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集中反映了滇南彝族认识观、体认观、认同观

及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滇南彝族传统经籍之

一的经籍文学，种类繁多，卷帙浩繁，数量可观，体

系庞大。虽几经人为破坏、或收缴、或焚烧，但今保

护和传承下来的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体裁多

样，内容丰富。根据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不同

体裁及其思想内容，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一）史诗类

滇南彝族史诗类经籍文学，是在彝族历代先民

口传形式传承的基础上，经过若干代毕摩整理、创

作、加工、补充、完善，并以古彝文记录整理成世俗

性、社会性、规范性的传统经籍文学。其主要内容

包括万事万物创世神话史诗和英雄能人功绩的传

记史诗。这类传统经籍文学，根据其记载的主要内

容，大致有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大类。前者如

《尼苏夺节》《查姆》《阿黑西尼摩》《物始纪略》《人祖

的由来》《洪水泛滥》等；后者如《笃杰阿龙传》《部落

酋长罗比布》《王维礼传奇》《猎人高哩旺》《吴三桂

与清王朝》等。这类传统经籍文学，彝族毕摩多在

节日庆典、婚礼、宗教祭祀场域中，多用当地彝族原

生态音乐“甲苏甲”[1]唱腔唱曲讲唱传承。“甲苏甲”

为当地彝语音译，“甲苏”为讲书、传书的书之意，

“甲”为讲、唱、诵、颂及歌颂、赞颂等之意。听者昔

时多为全民男女老少，今多为中老年男女及部分中

青年妇女。

（二）传说类

滇南彝族传说类经籍文学，是彝族历代先民想

象和幻想出来的各种神灵、鬼怪、人及动植物等传

统经籍文学，是彝族原始先民对所观察或经历的自

然或社会现象的认知和诠释，通过“想象”或“幻想”

的创作、加工，成为想象中“神化”了的现实生活故

事，是彝族原始社会初期的精神产物，反映了彝族

原始先民解释自然（或社会），并认识和征服自然、

认知和体认社会的愿望，具有丰富的审美特色和文

化价值取向，与滇南彝族历代先民社会生活有着密

切关系，在彝族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为后

世创作彝族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类传统经

籍文学，有神灵、人祖、鬼怪、动植物以及宗教、民俗

等传说故事，如《灶神的故事》《阿佐阿节》《倮塔基》

《审颇嫫》《死亡的来历》《药物的来历》《扫寨邪的由

来》等。这类传统经籍文学讲唱传承场域、听者与

“史诗类”相同，只有讲唱传承的唱腔唱曲不同而

已，即以彝族原生态音乐“诺依特”[1]唱腔唱曲讲唱

传承。“诺依特”为当地彝语音译，“诺依”为耳朵之

意，“特”为传达、转达、教导、训导等之意，并有教好

或者用耳聆听之意。

（三）伦理类

滇南彝族伦理类经籍文学，是他们日常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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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相互交往时应遵守的各种道德准则及待人接

物礼俗的传统经籍文学，集中反映了滇南彝族历代

先民的伦理观、道德观、处世观、人生观。这类传统

经籍文学以彝族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为主，并以《道

理书》《礼仪书》《做人之道》为代表作。还有《孝敬

父母经》《尊师敬长经》《父母恩情经》《教儿教女经》

《礼法经》《兄弟分家》《刍鹦哥孝母记》《善人邱仕老

人》《嘎柯规烟赌恨》等也有一定的影响。这类传统

经籍文学说唱传承的唱腔唱曲、场域、听者与“史诗

类”“传说类”同，但因伦理类传统经籍文学多为七

言体句式（史诗类和传说类传统经籍文学多为五言

体句式），因而具体讲唱传承时，彝族毕摩所采用的

唱腔唱曲与“史诗类”“传说类”有所区别，似乎一字

一拍，曲调清晰悦耳，高亢嘹亮，铿锵有力，具有教

导、训导之感。

（四）婚丧礼仪类

滇南彝族婚丧礼仪类经籍文学，是特定的当地

彝族传统婚礼和丧礼中，毕摩除了念诵彝族原始宗

教经籍外，还要讲唱传承一些相关婚丧礼仪的传统

经籍文学。在当地彝族传统婚礼中，毕摩念诵《拜

堂经》《射箭祈育神经》《驱白虎邪经》《招福禄经》等

原始宗教经籍的同时，还有讲唱传承《婚嫁起源歌》

《男女合婚歌》《仙家嫁女歌》《男人出嫁歌》《格鲁审

波妮》昆明等。讲唱传承这类经籍文学，采用“昌

诃”[1]的唱腔唱曲来讲唱传承。“昌诃”系当地彝语音

译，“昌”为唱、咏、朗诵之意，“诃”为调子、曲子、唱

曲之意。以“嗦—欧—嗦—”（“幸福啊幸福”之意）

起音，用豪放、洪亮、粗犷、奔放讲唱，令人神往，令

人陶醉，耐人寻味。每当毕摩讲唱完一章节，所有

婚客配副歌式地助唱“嗦—欧—嗦—”，以此助兴和

喝彩，彼起此伏，妙趣横生，纵横交错，使整个婚礼

呈现幸福、欢乐、愉快、热闹的气氛。

同样，当地彝族传统丧礼中，特别是寿终正寝

的长老丧礼中，彝族毕摩除了念诵原始宗教丧葬经

籍如《吴查》《们查》《指路经》等外，在孝子为亡者饯

行、孝女献夜宵、外甥女献晌午等时，彝族毕摩时常

用“欧诃”[1]（哭唱调）来哭唱传承《孝子饯行经》《女

儿献夜宵经》《外甥女献晌午经》。彝族毕摩分别就

以儿子（含侄儿、孙子）、女儿（含侄女、孙女）、外甥

女的身份和口气，用哀泣、忧伤、低沉的曲调，似唱

似哭，使闻者都能感到失去亲人之悲泣，表达出父

母子女及亲朋好友间依依惜别之情。除此以外，当

地彝族传统丧礼中毕摩念诵的《指路经》《饯行经》，

若拨开原始宗教的迷雾，透过现象看实质，就是记

载各支系各家支宗族各家族的发祥地、迁徙史、迁

徙线路等，专门介绍当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也

属于迁徙史诗文学的范畴。

值得一提的是，滇南元阳和红河两县彝族传统

丧礼中，各路姻亲吊丧队请来的毕摩在丧家天井里

围宴席而坐，由丧家延请的毕摩主持和评判毕摩赛

歌赛诗仪式。毕摩赛歌赛诗内容非常丰富，内涵相

当深邃，目的十分明确，而且用世俗的、认可的、规

范的古彝文版本为蓝本，但不得看书本演唱赛歌赛

诗文本，其主要内容有：或世间万事万物起源和源

流方面，如《文字源流调》《图纳调》《文书传承调》

《桌子调》《板凳调》《陶碗调》《竹筷调》《酒曲调》《陶

罐调》《煮酒调》《捂酒调》《酿酒调》《肉调》《饭调》

《水调》《黄烟调》《火源调》《竹调》《黏稠》《青香调》

《扇子调》《猴子丧祭调》《丧祭溯源调》《丧祭传承

调》《产马产猪调》《驯马驯猪调》《放马放猪调》《放

鸡放鸭调》《金银调》《制作银花调》《名声威望调》

《红色绿色调》《礼节调》；或相互邀约、谦让、应酬、

答谢等方面，如《请客调》《走路调》《来客调》《做客

调》《聚客调》《侍客调》《佳肴调》《敬客调》《主客互

尊调》《客人喝酒调》《客人吃饭调》《人问我答调》

《应答调》《送客调》《来回调》《客回调》；或栽花、采

花、赠花、戴花等方面，如《采花调》《摘花调》《采花

赠花调》《戴花调》；或丧葬祭仪或礼仪方面，如《翁

婿调》《丧祭祭牲调》《丧家祭丧调》《摇钱树调》《丧

客嘱托调》《赴阴调》《送灵调》《上山调》；或历史名

人名言、格言方面，如《梭斋金语调》《依吾突语调》，

或丧礼热闹氛围方面的如《长号唢呐调》等。毕摩

在具体赛歌赛诗中，不论演唱什么内容或者诗句长

短或多寡，原则上原创内容不得重复，更不得重复

起唱或应唱的篇目内容，一字不漏，一字不错，一气

呵成，并且起唱什么就应唱什么。如：起唱者吟唱

《文字源流调》，应唱者就应唱或接唱《文书传承

调》；起唱者吟唱《猴子丧祭调》，应唱者就应唱或接

唱《丧祭溯源调》或《丧祭传承调》……对答如流，如

同江河奔腾，一泻千里，即使夜以继日，通宵达旦，

还是神气如初，精神抖擞，毫无困倦之感。换句话

说，不论起唱还是应唱或接唱的不默契不协调就会

让人笑话，应唱或接唱不上来就有点窘，而且你起

唱什么我接唱什么，你起唱到天上，我跟到天上；你

起唱到海角，我奉陪到海角，绝不能你起唱西我接

唱东，你说石我论树，驴唇不对马嘴。热闹非凡，真

可谓“丧事当作喜事办”，几乎没有悲伤、哀泣、悲伤

之气氛。在当地彝族丧礼特定的场域中，毕摩赛歌

赛诗成为各路毕摩、各村落毕摩之间聪明与智慧、

学识与才华的较量，并铸炼出独特的智慧和才华，

龙倮贵：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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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扬方圆百里内彝族全民认可及经得起全民考验

的“最威毕摩”或“最高毕摩”。

（五）神灵传言类

滇南彝族神灵传言类经籍文学，是各种神灵托

梦传言于世间毕摩，彝族毕摩根据各种神灵的传

言，用彝文记录于纸的传统经籍文学。其大多内容

是教人们如何积德行善、赡养父母、奉敬老人，怎样

抚育子孙后代，对天地间诸神灵如何勤敬香火祷

告，不可作恶、弄虚作假，不可欺骗、侮辱他人等。

如《护寨神传言》《倮塔基传言》《俄兹依倮王传言》

《天君神策格兹传言》《地王神黑夺芳传言》《土地神

传言》《观音菩萨传言》《王母娘娘传言》等。这类传

统经籍文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举凡每一篇开头：

某年某月某日凌晨几时，某神灵托梦传言于某毕

摩，待某毕摩梦醒后，在某地记录于此经籍，现把某

神灵的传言讲唱给世人听，望世人亲耳听之且行

之。毕摩讲唱传承这类传统经籍文学，逢初一、十

五在祠堂、庙宇里原始宗教祭祀或赶庙会时，以“设

依甲”[1]唱腔唱曲来讲唱传承。“设依甲”系当地彝语

音译，为讲典故之意。听者一般是年过半百的善男

信女，个个手持点燃的三炷香火。

（六）恋爱婚姻类

滇南彝族恋爱婚姻类经籍文学，是当地彝族男

女青年社交、恋爱、定情、婚配中，相互觅寻知音、倾

吐衷肠、表达感情的传统经籍文学。这类传统经籍

文学分叙事长诗和抒情长诗两种，前者如《依芝勒

恋歌》《诗卓勒恋歌》《阿菲妮若歌》《朵依若恋歌》

《朵布若阿伊》《贾斯则》《贾沙则与勒斯基》《艾贵与

艾若》《奕吉喜花妮》《吉乐勒恋歌》等，后者如《献酒

请娱神歌》《献酒送娱神歌》《敬烟歌》《歌舞起源歌》

《乐器起源歌》《火把歌》《种葫芦歌》《打水献水歌》

《射鹧鸪歌》《孵蛋认蛋歌》《不愿回夫家歌》《男子出

门歌》等。当地彝族讲唱传承这类传统经籍文学，

有“阿哩甲诃”[1]“巴拉瑟诃”[2]和“麻古诃”[2]等三种唱

腔唱曲。

“阿哩甲诃”系当地彝语音译，“阿哩”为情歌、

情诗之意，“甲诃”为讲唱、传唱之意。它是恋爱婚

姻类经籍文学的主要唱腔唱曲，分器乐和声乐两

种，多为11声部，器乐由笛子、巴乌、四弦、二胡、草

秆、树叶、三弦、鼓、钹、镲、烟盒及声乐等不同音高

旋律构成。采用这种唱腔唱曲多在“查勒妮勒摆”

（男女青年集体性社交和恋爱）和“查勒妮勒者层”

（男女青年集体性社交和恋爱宴席）活动中，演唱方

法多为独唱和对唱，前者多于后者。一篇“恋爱婚

姻叙事长诗”或“恋爱婚姻抒情长诗”可以一人一口

气呵成；也可以用男女双方对唱的方式演唱。曲调

如说似说，流畅自然，和谐欢快，朴实无华，简洁明

快，令人神往，心旷神怡，耐人寻味。但在此需要强

调的是，此唱腔唱曲可以讲唱传承任何一篇恋爱婚

姻类经籍文学，但部分抒情长诗和部分叙事长诗，

不是何人都可以讲唱、传唱。一般情况下，部分抒

情长诗特别是具有祭祀性经籍文学如《献酒请娱神

歌》《献酒送娱神歌》《打水献水歌》《敬烟歌》等四

篇，男女青年务必特邀彝族毕摩来演唱传承；又部

分叙事长诗如《依芝勒恋歌》《诗卓勒恋歌》《夺依若

恋歌》《朵布若阿伊》《阿菲妮若歌》等，只能在男女

青年个体性谈情说爱中，甚至到了男女双方都“非

你不娶”“非你不嫁”的基础上才能演唱。否则认

为，对讲唱、传唱者弊多利少，甚至凶多吉少，轻者

生病，重者患色疯，终日疯疯癫癫。究其根源，按照

他们的说法，因为这些恋爱婚姻类叙事长诗中的男

女主人公都是因“门不当”“户不对”而世间不能成

为眷属，且同床共枕头的现实婚姻生活，于是不得

不生爱死恋、以死相许到“理想王国”里实现他们生

前的山盟海誓。所以轻易讲唱、随便传唱这些恋爱

婚姻类叙事长诗，也就是无神请神，自找麻烦，自寻

苦恼，甚至惹火烧身。

“巴拉瑟诃”，系当地彝语音译，为抒情调之意，

也是恋爱婚姻类经籍文学的主要唱腔唱曲之一，同

样分器乐和声乐两种，11声部。采用这种唱腔唱曲

多在“查勒妮勒者层”（男女青年集体性恋爱宴席）

恋俗活动中。多由一人演唱。曲调优美动听，平缓

自如，歌词雅俗相间，都充分表达出演唱者的情意。

“麻古诃”，系当地彝语音译“毛古”,为不高兴、

不愉快、不服气之意。采用这种唱腔唱曲的多为女

青年，特别是“父母包办，媒妁之言”而不愿回夫家

生活的女青年。讲唱、传唱内容多为伤心忧愁方面

的恋爱婚姻类经籍文学，如《不愿回夫家歌》（当地

彝语称《贺机果侯》）。女青年讲唱、传唱《不愿回夫

家歌》等这类经籍文学时，不需对方应答，也不要求

对方应唱，只要自己借恋爱婚姻类经籍文学类来哭

唱自己的伤心、痛苦、忧愁、悲伤、辛酸、苦恼即可。

听起来使人深感秋鸟悲啼、冬兽哀号，给人以凄凉

悲哀，愁肠伤肚，催人泪下，爱莫能助之感。唱曲低

沉、忧伤、悲切，似歌似唱，如泣如诉，但也有意味深

长、耐人寻味之感。同样，有时个别男青年也用这

种唱腔唱曲演唱传承《男子出门调》，以此哭诉因贫

穷的生活、拮据的经济，且高昂的“彩礼”而不得不

暂时告别心爱的恋人或准妻，踏上出门远行卖工的

征途，日夜劳作的疲惫、风餐露宿的辛酸、朝不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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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忧伤、饱受饥寒的艰辛，其诉说和苦楚的主要内

涵和表达的情愫和情景照样不亚于《不愿回夫家

歌》。因为他们男女青年面对忧郁寡欢、闷闷不乐、

苦楚辛酸、悲忧苦恼都用歌唱的形式表达出来，而

且总是以乐观进取的态度去对待和处理世态的现

实和自己的不幸，用幽默风趣生动而有诗意情趣的

语言去表达自己的胸臆。

（七）译著类

滇南彝族译注类经籍文学，是彝族历代毕摩把

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民间文学翻译转写成传统经

籍文学，如《董永卖身葬父记》《唐王游仙府》《西行

取经记》等。这些传统经籍译著类文学，大多结合

本民族语言特色、审美理念、心理性格和欣赏能力

进行翻译转写且讲唱传承，而不是生搬硬套地把原

作翻译转写讲唱传承的。讲唱传承地点、听者及所

采用的唱腔唱曲与“传说类”文学同。

总而言之，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类型丰富多

彩，但部分传统经籍文学，如果一旦讲唱传唱者和

讲唱传唱地点，特别是讲唱传唱的唱腔唱曲音乐不

同，其讲唱传唱所达到的功能与作用、意义与目的

也就不同，否则会闹出笑话。严格地说，每一种类

型的经籍文学，都有严格规定的讲唱传唱场域、地

点、范围，并规定唱腔唱曲，不可张冠李戴。特别是

恋爱婚姻类，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人都不能离开

男女青年社交、恋爱场合，并严禁兄妹、姐弟、父子、

母女同场，务必避开异性血亲的视线，凡同一祖先

（同一图腾）男女，不论相离几代、居住何方，相互间

都不要讲唱传唱恋爱婚姻类经籍文学，否则视为牛

马牲口，受到严厉的社会舆论且谴责，甚至开除族

籍，逐出村外自生自灭。

二、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主要特点

纵观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主要类型及其

思想内容，具有民族性与国际性、支系性与区域性、

原生性与变异性、追忆性与憧憬性、丰富性与复杂

性、吸纳性与开放性、祭祀性与文学性、历史性与时

代性等主要特点。

（一）民族性与国际性

众所周知，前述提及的滇南彝族众多传统经籍

文学，虽多源自这一地区这一“人们共同体”的彝族

民间，并由当地彝族毕摩主要负责传承。具体地

说，很大一部分当地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在一定范

围来说，不仅流传盛广，家喻户晓，而且脍炙人口，

孺幼皆知。但它们不仅是这一地区彝族传统经籍

文学，并且是整个彝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我们保护、传承、弘扬

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也就是保护、传承、弘扬彝

族传统文学乃至中华民族传统文学。还有所表达

的语言结构，除了部分伦理类经籍文学七言体句式

外，全都是五言体句式，很讲究彝族传统语言习惯

及其修辞手法和韵律。从这个意义上讲，滇南彝族

传统经籍文学不仅具有民族性的特点，而且还有国

际性的特点。因为滇南自称“尼苏颇”“罗罗颇”“濮

拉颇”的彝族，都跨境而居，在越、老、缅等东南亚邻

国北部山区或多或少都有居住。特别是居住在越

南莱州省北部山区自称“尼苏颇”的彝族（越南民族

识别为“倮倮族”），其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俗文

化以及心理性格等文化传统与滇南自称“尼苏颇”

的彝族互通，流传着很多彝族传统经籍，并部分史

诗类、传说类、婚丧类经籍文学流传于越、老、缅等

东南亚邻国的彝族民间，也主要由当地彝族毕摩负

责传承，如《尼苏夺节》《笃杰阿龙传》《死亡的由来》

《医药的由来》《仙家嫁女歌》《男人出嫁歌》《孝子饯

行歌》《女儿献夜宵歌》等。因而，滇南彝族传统经

籍文学具有国际性的特点，是从来不争的事实。

（二）支系性与区域性

众所周知，滇南彝族自称和他称复杂多样，支

系繁多，仅就自称如“尼苏颇”“濮拉颇”“阿哲颇”

“阿细颇”“撒尼颇”“纳苏颇”“阿务颇”“腊鲁颇”“勒

苏颇”“葛颇”“倮倮颇”“罗罗颇”等。但滇南彝族传

统经籍文学只流传在自称“尼苏颇”“阿哲颇”“撒尼

颇”“濮拉颇”的彝族民间，并由当地彝族毕摩负责

传承。其他自称如“阿细颇”“纳苏颇”“阿务颇”“勒

苏颇”的彝族，因只有本民族传统母语和口传毕摩，

因而只没有传统经籍文学，因而滇南彝族传统经籍

文学具有支系性的特点。但滇南彝族支系跨当下

行政区划而居，如自称“尼苏颇”的彝族，不仅居住

在滇南红河州境内，而且还居住在玉溪市如红塔、

通海、峨山、新平、元江、易门和楚雄州双柏、牟定及

普洱市墨江、江城等县；自称“阿哲颇”的彝族除了

滇南红河州外，还居住在玉溪市华宁县、昆明市石

林及曲靖市罗平、师宗、马龙等县；自称“撒尼颇”的

彝族大本营在昆明市石林县及曲靖市罗平、罗平、

马龙、陆良等县，因而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不仅

当地彝族毕摩收藏，而且跨州市、跨区域彝族毕摩

收藏。滇南红河流域自称“尼苏颇”的彝族恋爱婚

姻叙事长诗“三大悲剧”如《依芝勒恋歌》《诗卓勒恋

歌》《阿菲妮若歌》经籍文学，在玉溪市元江、峨山、

新平等三县及普洱市江城、墨江两县自称“尼苏颇”

彝族毕摩均有收藏。又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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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原创地、传承核心区不在滇南红河州，而是在

其他州市或区域。如彝文木刻本《礼法经》《刍鹦哥

孝母记》等伦理类经籍文学源自滇中新平县一个叫

“崩栽伯”（意即毕摩山，疑指新平县境内“鲁魁山”）

地方。又创世史诗《查姆》和叙事长诗《阿诗玛》传

承核心区分别在楚雄州双柏县和昆明市石林县。

因而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既具有支系性又具有

区域性的特点。

（三）原生性与变异性

纵观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多为滇南彝族历

代毕摩根据彝族民间口传文学为母本，用彝文记录

或第二次创作以及翻译转写其他民族民间文学，具

有浓郁的原生性，但部分你传抄、或我传抄过程中，

不仅篇幅长短不一，而且根据传抄者的好恶，对部

分内容做了改动、增删，如《董永卖身葬父记》最长

的为18000多行，最短的为2000多行。又如《笃杰

阿龙传》最长的为1200多行，一般为800多行。再

如《洪水泛滥史》虽流传较广，但各地毕摩收藏的篇

幅长短、内容简繁都不一致。可以这样说，同样一

个主题内容的文本，恐怕找不出文本篇幅长短、内

容简繁完成相同的两本。究竟何因？一个方面是

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大多都是手抄本，少有木

刻本；另一个方面就是彝族历代毕摩抄写态度端正

与否、情绪好差、兴趣好坏、掌握彝文知识水平高

低、创作能力强弱、想象丰富与否等有关，如抄写态

度端正、抄写情绪好、彝文知识水平高、创作能力

强、想象丰富的彝族毕摩抄写或传抄的，其篇幅长、

书写工整、内容详细。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

讲，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具有原生性和变异性的

特点，而且变异性大于原生性。

（四）追忆性与憧憬性

如前述，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卷帙浩瀚，门

类繁多，学科齐全。但其中不乏对某一事物、或某

一事件、某一文化事象的追忆和复述，或者对某一

人物生平的回忆与颂歌。从这个意义说，滇南彝族

传统经籍文学同传统口传文学一样，具有追忆性和

复述性的特点。但大多恋爱婚姻类叙事长诗来说，

除他们男女主人翁如何出生长大、如何相识相恋、

如何定情盟誓等，但因“门不当”“户不对”的思想严

重束缚和干预阻挠，不得不以死相许到“理想王国”

或“世外桃源”里实现他们生前的山盟海誓。这个

“理想王国”或“世外桃源”，就是对当今“自由恋爱，

自主婚姻”的积极向往的美好憧憬的描述。又如

《献酒送娱神歌》对天神栖息地人文景观的描述：天

庭东边开金光闪亮银光亮堂的金银大门，可见千日

走之地的银针，也可闻百日走之地的叶落声；天庭

西边盖金光闪亮银光亮堂的金殿银宫；天庭北边造

金湖银湖，湖中栖龙，湖旁种松柏树，在荫凉的松柏

树下天女们摆着银桌金椅，备银筷金碗，摆山珍海

味、美酒糖果，燃着熊熊篝火，尽情欢歌曼舞；天庭

南边造金银山，并栽金树银树，蜂蝶飞舞，鸟语花

香，且金树银树脚冬暖夏凉；天庭中央筑金银城，城

内高楼阁楼齐排，屋檐铜铃叮当，门框油金粉，铺面

林立，窗花雕龙刻凤，灯笼如繁星，街道宽敞明亮，

街道两旁种红花绿草，鸟语花香，俊男靓女如蜂

蛹。这完成是当今人间都市生活的翻版，很大程度

上是当时彝族先民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五）丰富性与复杂性

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不仅体裁多样，而且内

容相当丰富。如前述的类型，仅是大致的分类，若

细致的分类，既比前述类型丰富得多，也比前述类

型复杂得多，而且类型的交叉，归彼类此类都可以，

如传说类经籍文学便是如此。从其记载的内容素

材来看，或天上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或地上的飞

禽走兽、花草树木；或天神、地神、仙女、地鬼、人祖、

阴君阎王、龙王鱼虾；或者生活琐事、恋爱婚姻、风

俗节日，或原始氏族社会、古代部落、奴隶社会、封

建社会、近现代；或帝王君主、历代英豪、能工巧匠、

平民百姓，等等，[3]可谓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由于

滇南彝族信仰原始宗教，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多神

崇拜，举凡每一篇传统经籍文学，或多或少涉及自

然神灵，而这些自然神灵名目繁多，多如牛毛，并很

多一部分经籍文学，有儒家、道家、释家文化的特

点。如伦理类经籍文学如《道理书》《做人之道》《礼

法经》《兄弟分家》等便是道家文化的经籍文学。

部分恋爱婚姻类叙事长诗《贾莎则与勒斯基》《贾

斯则》、传说故事类《莫合若弛诺》《凤凰记》等是宣

扬儒学、儒家文化的经籍文学，“神灵传言类”如

《观音菩萨传言》《王母娘娘传言》等是宣扬佛家文

化的经籍文学。前辈曾有人研究认为，彝族宗教

是以本土原始宗教为主，并融会儒家、道家、释家

文化的一个传统宗教文化，[4]因而彝族传统经籍文

学是融会了一些儒家、道家、释家文化。总之，滇

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不论是体裁还是素材、或主

题内容宣扬什么、主张什么等，不仅体裁、素材、内

容既丰富又复杂，还涉及当地彝族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

（六）吸纳性与开放性

如前述，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虽是彝族社

会生活文化为主的，但不仅积极吸纳了其他民族民

·· 6



第4期

间文学，而且当作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主要方面来

传承，如译著类《唐王游仙府》《董永卖身葬父记》

《西行取经记》就是典型性的经籍文学。又流传盛

广的儒家、道家、释家文化融合的彝族传统经籍文

学，在某种程度上说，有力地说明和充分地反映了

滇南彝族不是一个封闭自守、闭门造车、孤芳自赏

的“人们共同体”，而是一个不断开拓进取、积极向

上、吸纳开放的“人们共同体”，这充分说明和有力

地印证了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具有吸纳性和开

放性及兼容性的特点。

（七）文学性与祭祀性

按理说，既然是传统经籍文学，应是文学性强

烈和浓厚的文学，但作为一个信仰原始宗教和万物

有灵的一个民族来说，现实生活中离不开宗教奉祀

和民俗节祭活动，并是当地彝族日常生产生活的一

部分，于就有祭祀性经籍文学。如婚仪类的《婚嫁

起源歌》《男女合婚歌》、丧葬类《孝子饯行经》《孝女

献夜宵经》《外甥女献晌午经》、恋爱婚姻类的《献酒

请娱神歌》《献酒请娱神歌》《敬烟歌》《打水献水歌》

便是祭祀性较浓郁的经籍文学。因而，滇南彝族传

统经籍文学除了自身浓郁的文学性外，还兼有祭祀

性的经籍文学。

（八）历史性与时代性

如前述，本是传统经籍文学，应是记录和书写

彝族历代先民社会生活，讴歌彝族历代先民的丰功

伟绩和创业精神，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当地彝族很

多传统经籍文学，不与因斗转星移、社会变迁、历史

更替、时过境迁而失去了原有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而是根本没有蜕变原有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如史诗

类经籍文学，不仅代代相传，而且其精神鼓舞和激

励着一代代彝族后生，特别是英雄史诗如《笃杰阿

龙传》《部落酋长罗比布》《王维礼传奇》等中的“笃

杰阿龙”（有的称“支格阿龙”）视死如归精神、“罗比

布”忍辱负重与卧薪尝胆的能耐、“王维力”率兵抵

御外侵保家卫国英绩等，鼓舞着一代代彝族后裔。

还有很多伦理类经籍文学，与当今社会主义道德建

设乃至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具有同工异

曲之功效。这些经籍文学，不仅具有历史性的特

点，而且也赋予时代性的特点。

综观所述，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同其他地

区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一样，不仅体裁多样，内容包

罗万象，而且地方特色浓厚，民族特点凸显。然而，

我们在分类上，仅仅是大体上的分类，尚未细致、严

格的分类，并有的为一家之言或自圆其说。又对其

主要特点的探讨，还有很多如说教性与说理性、培

育性与践行性、单一性与多元性、传承性与滞后性、

自觉性和批判性等诸多特点，但因篇幅所限，不能

一一探讨。尽管如此，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化是

滇南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滇南彝族

毕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彝族文学“百花园中”

经久不衰，争芳斗艳，并为促进和弘扬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增添了一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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